
文化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4@sina.com4

JYDB

2021年10月2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郭路路 美编 佘依颐

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610041 报址：成都市锦江区上南大街49号 邮发代号：61-30 广告联系电话：028-86140497 定价2.00元 本报法律顾问：万刚律师 电话：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川广登字[2020]0011号 印刷：成都祥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今年秋天似乎格外冷一些，寒露才

过，气温骤降，一场大风将人一下子拽

进了厚厚的棉袄中。

早早地去上班，一钻进冷风中，就

感觉自己被挟裹着向前了，头发也被吹

得四处飞扬。一个个学生被爸爸妈妈或

是爷爷奶奶牵着手，缓缓地向学校走

去。

就这样，我和这些孩子们一同来到

了校园。大风之中的校园多了一丝浪

漫，所有的花草树木全都在风中摇曳生

姿，随风舞动。教室在五楼，一上走廊，

大风呼呼地吹，将走廊上挂着的指示牌

吹得胡乱晃动。

和外面的景象不同，教室里却格外

温暖明亮，一个个学生早已捧起书在读

了。他们几十个人的声音汇聚在一起，

淹没了教室外的风声。这小小的一方天

地，就是这大风中最温暖安定的港湾。

下课了,门一开，一股大风顿时涌了

进来，学生不但不怕冷，还格外兴奋地冲

出教室。我知道，他们喜欢这一场大风，

因为对于小城来说，晴天多，雨天也多，

唯独这大风天一年难得有几回。所以他

们出教室也并不是为了去上厕所，更多

的人站在了走廊上，感受着这风！

他们时而张开双臂，想象着自己仿

佛是一只鸟，一朵云或是一片叶；时而

手臂紧紧地交叉抱在胸前，仿佛要把这

风紧紧地抱在怀里；时而好几个人手拉

手站在走廊边上，仿佛要把这风围起来

……“呼呼”的风声和他们的笑声裹在

一起，回荡在长长的走廊上。

“啪！”一声巨响，紧接着一群孩子

向我跑了过来。

“代老师，小江把四班教室的花盆

打碎了。”

“还撒了一地的土。”

…………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立马叹了口

气，心想：这个小江，一天到晚除了搞事

情还是搞事情。我在孩子们的簇拥下来

到了四班教室外面，学生已经围了好几

圈，对于天生就爱看热闹的他们来说，

这当然是不容错过的“热点新闻现场”。

我把学生稍稍疏散开了一些，挤进

去一看，一盆绿萝被摔在了地上，土撒

得到处都是，好在花盆只是摔成了两

半，并没有多余的瓷片散开。再一看小

江，他耷拉着脑袋，一身原本阳光帅气

的校园小西服，此刻活脱脱地被他穿出

了小流浪汉的感觉。

这已经是他这一早上犯的第二次

错了，第一次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和他

前面的男生打闹，影响了班级纪律。第

一次我还温言细语地和他讲道理，这一

次，我直接没了耐心，吼道：“你还站在

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把花捡起来，马

上把扫帚拿来给人家扫干净，还有马上

给你爸爸打电话，让他买个花盆赔给四

班！”

他倒也听话，跑回了教室，拿来了

扫帚开始清理现场。可是他在扫的时

候，却显得十分委屈，直到一颗晶亮的

眼泪落下来，我看到他哭，更加有些不

耐烦：“你还哭，人家好好的花盆被摔碎

了还没哭呢！”

哪知我这一说，他变得更伤心了。

他抽泣着说：“代老师，不是我，是风。我

跑起来的时候，风也跑起来了。我滚了，

花盆也滚了。”说着，他将自己的裤腿扯

起来，指给我看。我一看，哎哟，他的膝

盖确实磕红了一大片。

鉴于他之前的种种表现，班上同学

开始笑他：“他在撒谎，明明就是他碰倒

的。”

看着他那委屈的小模样，我突然有

些心疼他了。风声大了起来，这一次我

选择了相信他，我帮他把他的裤脚缓缓

地放下去，轻声地说：“小江，这一次，代

老师相信不是你，而是风。但是你觉得

你有哪里做得不对吗？”

他抬起头来茫然地望着我，豆大的

泪珠还在眼眶边打转。“我说过，下课了

不能在走廊上跑，因为走廊上有很多同

学。如果大家都在走廊上跑起来了，那

是不是很多同学都会受伤？”

他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代老师，

下一次风跑的时候，我再也不跑了。”我

一下子被这句话给逗笑了，摸着他的头

说：“想不到你还是个小诗人呢”！

等他把现场清扫完毕，我们一起回

到教室，我把他刚刚说的那几句话写在

了黑板上：

不是我，是风

我跑起来的时候，

风也跑起来了。

我滚了，

花盆也滚了。

哎呀，好疼！

哦，下一次风跑的时候，

我再也不跑了！

我问孩子们：“你们知道这首诗是

谁写的吗？”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小江。”

“是啊，蒲南江同学虽然偶尔调皮，

但想不到他却是个小诗人呢！接下来就

让我们一起读读他的这首小诗吧！”我

说。

就这样，孩子们拍着手读起了这首

小诗。我看到蒲南江眼角还有些许泪

痕，但还有更多开心与自豪。此刻窗外

风声大作，屋内书声琅琅，看来这一场

大风，不仅吹得孩子们生机勃勃，更是

吹出了他们一颗颗的诗心呀！

一簇簇菊花，在秋日的阳光下，分外金

黄。这种金黄使我恍惚，让我觉得这不像是

在落叶凋零的深秋，而像是在盛夏，万物正

在绽放它们最美的色彩。一片杨树叶在我身

边飘飘摇摇落下，却在提醒我，这不是盛夏，

是深秋了。

是在异乡的村口。村口，有片菜园，扎起

了一圈篱笆，菊花依篱而种。围绕园子的篱

笆扎得有多长，菊花种得就有多长。篱笆将

菊花遮挡在园子内，但只能挡住鸡、鸭、鹅、

鸭、狗的进入，挡不住人的目光。

自古以来，仿佛篱笆与菊花是共生的，

少了篱笆，菊花似乎就失去了一份美。“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篱笆是田园的象征，

盛开在篱笆旁的菊花，便有着秋日浓郁的田

园风味了。

对一种事物的亲切，有时候不只是因为

它的美，还因为它是沟通过去与现在的一个

桥梁。就像这菊花，我分明觉得，它来自我的

故乡，来自我老家的庭院。

老家的院子，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扎起

了一道篱笆，围起了一个小菜园，多少年来，

扎篱笆的树枝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些总爱钻

篱笆的鸡鸭们换了一代又一代，但篱笆一直

在那儿，就像篱笆旁的那口老井那样。

当然，菊花是不可少的。每年秋天，菊花

都酣畅淋漓地释放自己的美，为小院渲染浓

浓的秋意。是好几种菊花，它们起初只是一

个个小蓓蕾，小小的一团儿，保守着秋天的

秘密。

当花朵开得灿烂时，村里很多人便来我

家看菊花。菊花是父亲从外地引进来的。父

亲曾去一个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因

为某种原因，父亲离开那里，只带回来一簇

簇菊花。

那时，村里的秋天没有菊花。父亲回来

后，就有了。我家的小院常常人满为患。人们

都来看这来自城市的菊花。这时的父亲，微

笑着，一一告诉他们，这是狮子头菊花、这是

墨菊、这是大丽菊……

至今，我也没有认全菊花的品种，只觉

得它们美。因为它们的美，我对秋天多了一

份敬重。众花凋零的秋日，浴霜开放的花朵，

是值得敬重的。

后来，村里很多人家都种了菊花，是从

我家扦插的。如果谁家没种，父亲若是在街

上遇到了那户人家，就会主动说：“我家有菊

花，很好看，你要不要从我家移栽几棵？”父

亲以为，所有人都像他一样，都是爱菊花的。

那时，他在村里当民办教师。被问的人都会

答：“好啊，好啊！”

当然，这是在春天时，秋天移栽，大多是

难成活的。

父亲的学生，一代又一代。他去世后，母

亲负责打理他的菊花，依然是给这家，给那

家，移栽了一家又一家。

前几天回乡下老家，走在街上，菊花随

处可见，这让我觉得父亲还在，并没有走远。

窗外的秋天，是从一枚发黄的银杏叶开始

的。

那时，我的办公室还在原来的旧楼里。三

楼东边角落里的一间办公室里，我的办公桌就

放在靠窗的位置。我偏爱这里的安静，闲暇时

最喜欢看窗外。紧挨着窗户的地方，有一棵银

杏树。当它的叶子由春天的嫩绿转为夏天的墨

绿，再转为柔和的金黄色时，秋天就来了。我透

过玻璃窗，痴痴地和银杏树对视。随着天气转

凉，银杏叶开始飘落，门岗的师傅似乎也和这

树相处得有了感情，他总是只把飘到院子里的

叶子扫一扫，从不去动那些落在花坛周围石阶

上的叶子。这让我想起明朝刘熠的一首诗：“花

深竹石迷过客，露冷莲塘问远公。尽日苔阶闲

不扫，满园银杏落秋风。”金黄色的银杏叶铺满

花坛、台阶，一眼望去，令人觉得湛然空明、心

无尘埃，仿佛在这喧嚣之地也能领略到一种禅

意，我颇喜欢那时窗外的秋天。

后来，办公室搬家，换到角落里一个阴面

的房间，窗外是一片长满了荒草的空地，初到

陌生的环境，我只看窗外那草因季节变换由绿

变黄，再由黄变绿，说不出有多么单调。那段时

间，窗外的秋对于我来说，是深锁心头的寂寞。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我在阳台浇花，忽听

楼下有人说说笑笑。我打开窗子往外看，只见

邻居刘婶家的车库前堆了好多新刨回来的花

生，有几位邻居在帮着择花生，她们一边从秧

子上拽下那白白胖胖的花生，一边聊着家常。

我不由在心里轻叹一声：又到花生丰收季，秋

天来了啊。童年时在老家，我对秋天最深的印

象，也总是和庄稼有关，丰收的玉米、花生、红

薯，堆满了农家小院，父母总是日夜忙个不停，

白天去地里干活，晚上吃过饭，把院子里的灯

打开，又忙着择花生、掰玉米，那灯总要亮到深

夜，我和姐姐跟着忙活一会儿，困了就回屋去

睡，往往一觉睡来，那灯还在窗外明晃晃地亮

着。远处有蛙声，伴着父母轻声细语的聊天。那

时窗外秋天的风景，有着熟悉而亲切的家常气

息。

我从往事的回忆中走出来，准备到厨房做

饭，透过窗户看到邻居家的李姐，正在自家楼

顶的小院里忙活。只见她左手捏了一个纸袋，

右手不停地在花丛中翻找，秋日阳光晴好的午

后，有蝴蝶在她身边飞来飞去。远处的马路上，

有小贩卖苹果的吆喝声，谁家厨房飘来炖肉的

香味，让我忍不住吸了几下鼻子。这热腾腾的

生活气息，让我不由得掀起竹帘，也走到了外

面的小院中。李姐看到我，晃晃手里的袋子说：

“又该采花籽喽。……”

李姐的提醒，让我忽然觉得窗外的秋天跟

我有了最直接而亲密的连接：我家的花儿们也

结籽了呀。我学着李姐的样子，也开始在花丛

中翻找，牵牛花、五角星花、五彩辣椒、太阳花，

它们的籽大小颜色不同，被我分门别类装在不

同的袋子里，等到明年春天，把这些花籽重新

播撒，我又会拥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美丽花园

了。

这时，爱人接了刚放学的女儿回来，她一

进门就对我说：“妈妈，我这条裤子短了，都露

出脚脖子了。……”我就笑了：“这裤子还是春

天时买的呢，秋天了，你也长高了。”

是啊，窗外的秋天是庄稼的丰收季，是种

子的采摘季，窗内也有不一样的“风景”，孩子

从幼儿园升入小学，正在一天天悄悄成长；人

到中年的我，对生活不再有过多的期待，渐渐

看淡了得失，这也是一种成长和收获。

窗外有风，风里有花香，不知名的鸟儿飞

过，吟唱着一首动人的秋之歌。……

有一段时间，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

特别喜欢拼装玩具。每天完成作业后，

他就趴在盛着拼装玩具的纸箱旁，从无

数零件堆里挑选着或方或圆、或大或小

的零件，按照自己的想象对接、拼装，组

合成各种各样的玩具。

有一次，他拼了一个别墅，指着一

个个房间对我们说：“这是爸爸的，爸爸

爱看书，我给他设计了一个大窗户。这

是妈妈的，里面有一个大梳妆台，我想

让她永远年轻漂亮。这是我的，里面有

一个小人，就是我。”当然，这个别墅只

能算个方盒子，大小不成比例，放在桌

上也不稳，但儿子却把它当成宝贝，还

举到我的眼前说：“你看它是不是很大

啊？”真的，近距离观察事物，眼睛能把

世界放大。晚上睡觉，儿子把他的别墅

放在枕头边，我想他梦里的房子一定更

加宽敞、漂亮。

记得上初一时，我们学过一篇课

文，是沈复的《闲情记趣》，里面作者回

忆了自己小时候把蚊子比作群鹤在空

中飞舞，还趴下身子，眼睛与花坛齐平，

把草丛当做树林，把蚂蚁当做野兽，把

泥土瓦砾突起的地方当做山丘，低洼的

地方当作山沟，想象自己在里面游历的

情景，。当初学了课文，我也曾趴在家里

的花盆旁，真的看到花草像被放大了许

多倍，平时再平常不过的景物在眼前突

然间变成了一片大森林，豆子大小的石

块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巨石，神游其中，

别有一番洞天。

孩子的世界总是美好的，因为他们

脑海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他们的世界

总是欢乐多于忧愁，希望大于失望。

一次，我打扫房间时，发现一个周

围扎着很多小孔的纸盒子，想这一定是

淘气的儿子干的，就准备把它扔掉。儿

子却拦住我说：“不能扔，这是我看星星

的宝盒子。”盒子里能看到星星？我不

信。儿子给我做了示范，我半信半疑地

学着他的样子把盒子套在头上，没想到

我竟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房间里的

灯光透过那些大小不一的圆孔进入我

的眼睛，我真的看到了繁星点点、瑰丽

无比的夜空。儿子说：“爸爸，你看像不

像星星？我在没星星的夜晚就看它。”我

听了，热泪盈眶地亲了他额头一下。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自以为越来

越成熟了，可是我们拥有生活阅历的同

时，不知不觉间失去很多童年的天真。

“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切皆由汝心

定。”童心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孩子的

世界是最神奇的，他们像一颗小小的花

苞，是春天的使者；他们像一粒小小的

种子，是秋天的快乐。

窗外的秋天
■ 张军霞

不是我，是风
■ 代蕊

一篱金菊醉秋风
■ 曹春雷

遗失启事 四川省校办企业公司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注册号510000000077197。

孩子的世界孩子的世界
■ 寇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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